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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獨
有
偶
，
近
期
兩
齣
電
影
都
在
在

提
醒
人
們
要
﹁
格
物
致
知
﹂，
且
原
來
拯

救
自
己
的
生
命
，
皆
在
乎
知
識
，
特
別

在
當
您
求
救
無
門
的
時
候
。
但
格
物
到

了
最
後
，
還
是
需
要
運
氣
和
恩
典
。

︽
引
力
邊
緣
︾
中
的
工
程
師
，
一
個
人
孤

絕
無
援
在
太
空
裡
飄
浮
，
最
後
可
以
鑽
回
太

空
艙
裡
，
才
知
道
懂
得
操
作
機
艙
脫
離
險
境

的
重
要
。
編
導
不
斷
透
露
這
個
角
色
原
來
多

次
考
試
都
不
合
格
，
雖
然
最
後
還
是
因
為
要

用
到
她
的
專
長
，
才
把
她
送
到
太
空
修
理
衛

星
系
統
。

千
鈞
一
髮
，
在
乎
冷
靜
機
智
，
但
不
能
胸

無
點
墨
，
除
非
您
深
信
不
靠
腦
袋
，
單
靠
運

氣
。
書
到
用
時
方
恨
少
，
簡
單
的
道
理
。

銀
壇
老
將
羅
拔
˙
烈
福
近
期
推
出
了
獨
腳

電
影
︽
失
去
一
切
︾︵﹁A

ll
Is
L
ost

﹂︶。
以
推

動
獨
立
電
影
著
名
的
烈
福
，
以
不
會
說
謊
的

老
邁
身
體
，
演
盡
﹁
老
人
與
海
﹂
式
的
故

事
。
他
的P

I

飄
浮
記
完
全
不
用
特
技
，
就
演

一
個
航
行
者
一
覺
醒
來
，
發
現
船
身
遭
浮
游

的
貨
櫃
撞
破
了
一
個
大
洞
，
海
水
湧
入
，
機

器
及
通
訊
系
統
毀
壞
。
他
憑

船
上
僅
餘
的

物
資
以
及
他
自
己
的
航
海
知
識
掙
扎
求
存
，

在
偶
有
狂
風
暴
雨
和
群
鯊
圍
繞
的
兇
劣
環
境

裡
等
待
救
援
。

整
齣
電
影
只
有
一
個
演
員
，
這
個
人
又
只

在
絕
望
裡
說
了
一
個
粗
字
以
及
聲
嘶
力
竭
的

一
個
﹁H

elp

﹂
字
，
但
引
人
入
勝
的
地
方
在

看
這
個
無
助
者
如
何
用
海
水
炮
製
淡
水
飲

用
，
如
何
張
開
小
救
生
艇
逃
亡
，
如
何
利
用
每
件
小
工

具
延
長
自
己
生
存
的
日
子
。
電
影
的
開
場
說
：
﹁
我
已

做
盡
了
一
切
我
可
能
和
應
該
做
的
，
以
至
誠
、
至
真
和

至
善
的
態
度
，
直
至
失
去
了
一
切
。
﹂
這
個
生
存
者
還

寫
下
了
遺
書
，
放
進
瓶
子
。
求
生
的
過
程
中
，
路
過
的

船
隻
對
他
視
若
無
睹
。
在
絕
望
中
他
跌
進
深
海
，
見
到

一
隻
援
手
伸
出
，
但
不
知
道
是
人
的
，
還
是
上
帝
的
杖

⋯
⋯

。
剛
在
美
國
看
了
此
片
。
片
末
，
掌
聲
如
雷
。

百
家
廊

朱
文
興

格物以外
文潔華

翠袖
乾坤

職
業
哭
喪
源
遠
流
長
，
西
方
有
此
傳
統
，
可

遠
溯
至
古
希
臘
時
期
，
︽
伊
索
寓
言
︾
就
有
一

則
︽
富
人
與
哭
喪
女
︾
︰
﹁
富
人
有
兩
個
女

兒
，
一
個
死
了
，
便
請
來
些
哭
喪
女
為
女
兒
哭

喪
。
另
一
個
女
兒
對
母
親
說
：
﹃
真
是
不
幸
！

我
們
有
喪
事
，
卻
不
知
道
怎
麼
盡
哀
，
而
她
們
這
些

無
親
無
故
的
人
卻
能
這
樣
悲
痛
欲
絕
，
嚎
啕
大
哭
。
﹄

母
親
回
答
說
：
﹃
好
孩
子
，
不
要
大
驚
小
怪
，
她
們

這
樣
嚎
啕
痛
哭
，
不
是
出
自
於
內
心
的
悲
哀
，
而
是

為
了
金
錢
裝
出
來
的
。
﹄
伊
索
出
身
寒
微
︵
據
說
他

曾
當
奴
隸
︶，
可
他
對
哭
喪
這
門
職
業
並
無
好
感
。

︽
克
雷
洛
夫
寓
言
︾
有
一
則
︽
送
葬
︾
：
﹁
古
埃

及
富
人
為
了
把
葬
禮
辦
得
風
光
，
請
了
一
些
哭
喪
婆

來
哭
喪
。
有
人
見
哭
喪
婆
哭
得
傷
心
便
說
：
我
是
術

士
，
可
以
讓
死
人
復
活
。
哭
喪
婆
們
說
：
那
可
是
功

德
無
量
，
不
過
你
一
定
要
讓
他
們
五
天
後
再
死
，
此

人
生
前
沒
做
過
一
件
好
事
，
今
後
也
未
必
改
弦
更

張
；
而
他
一
死
，
一
定
又
會
僱
用
我
們
再
為
他
哭

喪
。
﹂
克
雷
洛
夫
師
承
拉
封
丹
，
而
拉
封
丹
師
承
伊

索
，
徒
孫
似
比
祖
師
爺
開
明
得
多
，
克
雷
洛
夫
諷
刺

的
是
富
人
，
對
哭
喪
婆
倒
是
同
情
的
。

︽
馬
太
福
音
︾
也
有
﹁
哭
喪
﹂
的
記
載
：
﹁
當
他

們
來
到
睚
魯
的
家
，
看
見
屋
裡
屋
外
有
不
少
人
在
大

哭
大
叫
。
這
些
大
哭
大
叫
的
人
是
睚
魯
的
妻
子
和
親

屬
嗎
？
不
是
的
！
這
些
人
大
部
分
是
花
錢
請
來
，
專

門
為
死
人
哭
喪
的
。
按
照
迦
南
的
風
俗
，
人
死
後
，
死
者
的
家

人
會
花
錢
請
一
些
職
業
的
哭
喪
者
到
家
裡
來
哭
喪
。
這
些
人
是

為
了
掙
錢
才
大
哭
大
叫
的
。
事
實
上
，
他
們
並
不
是
真
的
傷

心
。
等
喪
禮
一
完
，
他
們
拿
到
該
得
的
報
酬
，
就
會
暗
自
高
興

地
離
去
。
﹂
這
一
段
對
受
僱
哭
喪
者
顯
然
頗
有
微
言
。

科
西
嘉
島
尼
奧
羅
地
區
有
一
首
這
樣
的
哀
歌
：
﹁
為
了
報
仇

雪
恨
，
放
心
吧
，
／
只
要
有
她
一
個
人
就
夠
了
。
﹂
梅
里
美

︵Prosper
M
erim

ee

︶
將
之
援
引
為
小
說
︽
科
隆
巴
︾︵C

olom
ba

︶

的
序
曲
，
想
起
這
篇
小
說
，
是
因
為
它
的
中
段
出
現
了
哭
喪
的

情
節
：
﹁
你
剛
才
在
唱
什
麼⋯

⋯

是
一
首
西
海
岸
的
哭
喪
歌
，

還
是
一
首
東
海
岸
的
哭
喪
歌
？
﹂
原
來
哭
喪
也
是
科
西
嘉
的
風

俗
，
人
死
了
，
尤
其
是
被
暗
殺
，
遺
體
便
放
在
桌
上
，
由
家
中

的
妻
女
，
或
女
朋
友
，
或
善
唱
輓
歌
的
女
子
，
用
當
地
方
言
即

興
唱
出
哀
歌
。
據
中
譯
本
註
釋
，
這
些
婦
女
稱
為voceratrici

，

意
即
哭
喪
婦
，
她
們
所
唱
的
歌
稱
為
哭
喪
歌
。

科
西
嘉
乃
﹁
復
仇
之
島
﹂，
輓
歌
也
充
滿
戾
氣
︰
﹁
保
留
我
的

勳
章
和
我
的
血
衣
，
／
給
我
的
兒
子
，
我
的
遠
在
異
鄉
的
兒

子
。
／
他
會
看
到
上
面
有
兩
個
彈
孔
。
／
我
的
襯
衣
上
有
多
少

彈
孔
，
仇
人
的
襯
衣
上
也
要
有
多
少
彈
孔
。
／
這
樣
就
算
報
仇

雪
恨
了
嗎
？
／
我
還
要
那
隻
放
槍
的
手
，
／
那
隻
瞄
準
的
眼

睛
，
／
那
顆
起

惡
念
的
心⋯

⋯

﹂
這
首
在
小
說
中
段
出
現
的

輓
歌
，
在
小
說
結
尾
又
出
現
了
，
彷
彿
前
呼
後
應
的
迴
聲
︰

﹁
科
隆
巴
一
轉
身
，
慢
慢
地
向
屋
子
裡
走
去
，
嘴
巴
含
糊
不
清
地

唱

一
支
哭
喪
歌
的
幾
句
歌
詞
：
我
要
那
隻
放
槍
的
手
，
那
隻

瞄
準
的
眼
睛
，
那
顆
想
出
這
毒
計
的
心⋯

⋯

﹂

哭喪雜說
葉　輝

琴台
客聚

人
說
父
母
攜
子
女
遊
埠
，
子

女
最
好
四
至
六
歲
，
能
跳
、
穿

衣
漂
亮
，
懂
吃
美
食
，
一
言
一

笑
都
常
令
父
母
開
心
，
小
女
杜

如
風
四
至
六
歲
，
纏
絆
父
母
四

遊
九
州
本
州
，
留
下
回
憶
樂
至
今
天
，
而
小
女

吸
收
的
東
洋
知
識
亦
用
至
今
天
，
如
果
當
日
太

小
，
當
然
會
一
切
已
忘
記
矣
。

當
年
九
州
熊
本
溫
泉
日
本
伯
伯
手
造
一
對
溫

泉
屐
，
女
兒
愛
到
入
心
入
肺
，
可
是
只
洗
了
三

次
，
便
被
偷
去
，
杜
如
風
一
直
恨
至
今
天
，
與

日
本
仔
結
下
深
仇
如
海
，
以
後
遊
日
浸
溫
泉
看

見
有
哪
對
趣
致
木
屐
，
她
一
定
扔
入
草
叢
有
仇

報
仇
。

在
九
州
大
分
一
套
溫
泉
浴
袍
買
了
老
媽
三
萬

日
幣
，
為
全
場
最
貴
，
穿
了
三
天
被
盜
去
，
女

兒
三
日
便
忘
，
倒
是
大
方
之
至
，
可
見
大
人
小

孩
之
喜
愛
角
度
不
同
。
而
女
兒
由
小
學
到
今

天
，
日
本
星
迷
三
浦
友
和
、
山
口
百
惠
，
成
人

迷
木
村
拓
哉
、
中
山
美
穗
，
二
十
年
未
變
過
，

我
叫
她
迷
吉
永
小
百
合
、
女
兒
笑
這
是
老
頭
子

的
心
事
。

老
實
說
，
日
本
星
中
阿
杜
向
來
只
迷
一
個
山

口
百
惠
，
十
三
歲
便
風
韻
迷
人
，
日
韓
混
血
兒

有
一
股
獨
特
之
美
，
至
今
四
五
十
並
未
消
去
，

女
兒
杜
如
風
仍
笑
這
是
老
頭
子
的
心
事
，
老
妻

則
總
是
說
﹁
應
該
仔
細
看
，
溫
習
一
下
日
語
可

助
搵
食
。
﹂
俗
說
年
輕
時
可
惜
沒
有
好
好
﹁
媾
﹂

日
本
妹
，
不
然
生
個
混
血
女
兒
，
日
語
一
定
呱

呱
叫
。

日語一定呱呱叫

中
國
派
出
了
無
人
機
到
了
釣
魚
島
上
空
巡
行
，
顯

示
了
釣
魚
島
應
現
在
中
國
的
控
制
之
下
，
日
本
根
本

沒
有
實
行
過
什
麼
行
政
管
理
。
日
本
的
釣
魚
島
國
有

化
行
動
，
企
圖
改
變
現
狀
，
實
在
非
常
愚
蠢
。
中
國

的
無
人
飛
機
，
不
停
在
那
裡
巡
行
，
日
本
想
將
之
擊

落
，
已
經
發
出
了
戰
爭
的
恐
嚇
。
不
過
，
一
旦
首
先
向
中

國
進
行
戰
爭
行
動
，
一
定
會
遭
到
中
國
的
反
擊
。
這
就
使

得
日
本
舉
棋
不
定
。

無
論
如
何
，
日
本
都
要
派
出
空
中
戰
鬥
機
進
行
跟
蹤
和

監
視
，
並
且
進
行
雷
達
鎖
定
。
這
樣
一
來
，
日
本
空
中
戰

鬥
機
的
所
有
無
線
電
通
訊
和
雷
達
頻
道
波
段
，
都
被
中
國

無
人
飛
機
偵
測
到
手
了
。
根
據
外
國
電
訊
的
報
道
，
中
國

的
無
人
機
，
機
翼
上
都
安
裝
陣
式
的
天
線
，
可
以
收
集
日

本
的
陸
地
和
戰
鬥
機
的
所
有
通
訊
，
以
及
空
中
的
和
地
面

的
雷
達
的
波
段
，
為
未
來
的
戰
鬥
做
好
準
備
。
軍
事
專
家

分
析
，
日
本
說
要
擊
落
中
國
的
無
人
飛
機
，
有
兩
種
演
繹

，
一
種
是
發
射
導
彈
，
將
之
擊
落
，
然
後
在
海
裡
撈
起
其

殘
骸
，
作
為
戰
利
品
進
行
研
究
，
破
解
中
國
的
無
人
飛
機

的
技
術
。
另
一
種
演
繹
，
日
本
要
利
用
遙
遠
控
制
的
高
科

技
，
干
擾
中
國
的
遙
遠
控
制
無
人
機
的
電
波
，
打
一
場
電

子
干
擾
戰
爭
，
然
後
奪
取
中
國
無
人
飛
機
的
控
制
權
，
將

之
降
落
在
沖
繩
島
。
﹁
反
無
人
機
作
戰
﹂
已
經
成
為
了
中

美
日
之
間
的
公
開
的
對
抗
，
美
日
企
圖
通
過
切
斷
、
干

擾
，
甚
至
植
入
頻
段
來
控
制
鏈
路
，
奪
取
中
國
的
無
人
飛

機
。
伊
朗
曾
經
俘
獲
美
軍R

Q
-170

無
人
機
，
這
說
明
伊
朗

已
經
掌
握
了
該
無
人
機
的
控
制
鏈
路
，
佔
用
強
大
的
電
波

掩
蓋
了
美
國
軍
事
基
地
的
電
波
，
然
後
通
過
黑
客
的
入
侵

活
動
，
進
入
了
無
人
飛
機
的
電
腦
，
植
入
一
個
新
的
飛
行
路
線
，
按
照

自
己
的
設
計
程
序
，
把
無
人
飛
機
駛
往
自
己
指
定
的
機
場
降
落
。
掌
握

這
個
技
術
，
非
常
重
要
。
目
前
，
美
國
的
無
人
機
技
術
世
界
最
先
進
，

飛
機
數
目
也
最
多
，
收
集
了
美
日
的
數
據
進
行
研
究
，
中
國
只
要
掌
握

了
美
國
這
些
技
術
，
立
即
可
以
使
美
國
變
成
運
輸
大
隊
長
，
源
源
不
絕

把
最
新
式
的
飛
機
送
往
中
國
。

日
本
表
面
上
要
向
中
國
叫
陣
，
實
質
上
，
是
美
國
司
令
部
在
指
揮
，

美
國
向
日
本
提
供
所
有
電
子
戰
的
技
術
，
務
求
要
把
中
國
的
無
人
駕
駛

的
飛
機
弄
到
了
地
面
。
所
以
，
這
是
中
美
的
最
新
的
空
中
戰
爭
較
量
，

互
相
套
取
對
方
的
電
子
情
報
。
今
後
中
國
的
無
人
飛
機
往
釣
島
巡
行
，

很
難
再
單
獨
行
動
，
附
近
一
定
要
配
備
電
子
戰
爭
的
船
隻
，
進
行
保

護
，
以
免
失
落
。

中美的遙控技術角力
范　舉

古今
談

時
間
過
得
真
快
，
我
好
像
在
不
久
之

前
才
在
此
欄
提
及
我
和Sister

Joanna

陳

尹
瑩
博
士
在
二
零
一
二
年
共
赴
每
年
一

度
的
約
會
，
原
來
一
年
這
麼
快
便
過

去
，
今
年
我
已
經
與
她
再
次
見
面
。

這
次Sister

Joanna

帶
來
很
多
消
息
，
首
先

是
長
江
劇
團
今
年
慶
祝
成
立
二
十
周
年
。
長

江
劇
團
是
她
在
美
國
紐
約
創
立
的
劇
團
，
她

身
兼
藝
術
總
監
、
編
劇
和
導
演
多
職
。
六
月

上
演
的
團
慶
劇
是
她
寫
於
八
十
年
代
的
名
劇

︽
西
太
后
︾，
這
次
她
找
來
馬
來
西
亞
籍
女
演

員
張
嘉
殷
飾
演
前
期
的
慈
禧
，
很
多
角
色
亦

由
洋
人
飾
演
，
以
普
通
話
演
出
，
甚
具
紐
約

﹁
大
熔
爐
﹂
的
特
色
。Sister

Joanna

如
往
年

一
樣
，
送
我
一
本
演
出
場
刊
留
念
。
她
在
場

刊
前
言
上
寫

：
﹁︽
西
太
后
︾
的
故
事
，
其

實
是
中
國
在
現
代
世
界
找
尋
自
我
的
故
事
。
﹂

這
個
創
作
意
念
其
實
也
是
她
所
有
創
作
所
要

書
寫
的
東
西
。

最
重
要
的
消
息
是
她
將
在
明
年
六
月
底
從

長
江
劇
團
藝
術
總
監
一
職
卸
任
下
來
。
在
過

去
的
二
十
載
，
長
江
劇
團
上
演
或
舉
辦
的
藝

術
活
動
逾
百
項
，
都
是
在
她
帶
領
之
下
成

事
，
盡
顯
其
驚
人
的
魄
力
。
她
說
明
年
她
會

將
重
擔
交
與
新
一
代
，
專
注
做
自
己
喜
歡
的

其
他
藝
術
工
作
。
我
聽
後
真
的
希
望
這
只
是

她
的
念
頭
而
已
，
因
為
若
她
真
的
退
出
的

話
，
將
會
是
長
江
劇
團
和
美
國
華
人
劇
壇
的

損
失
。
我
每
次
聽
到
有
才
幹
、
有
魄
力
、
有

創
意
的
藝
術
家
要
退
下
火
線
的
消
息
，
總
是
若
有
所

失
，
因
為
造
物
主
給
予
他
們
的
才
華
將
會
被
浪
費
了
。

其
實
，
當
她
埋
首
戲
劇
創
作
數
十
載
的
生
涯
時
，
她

已
經
浪
費
了
她
的
另
一
種
藝
術
才
華—

—

繪
畫
。
數
十

年
前
，
她
已
經
是
香
港
八
大
畫
家
之
一
韓
尚
志
的
入
室

弟
子
。
由
於
她
獻
身
教
會
，
後
來
又
忙
於
戲
劇
工
作
，

致
令
她
放
下
畫
筆
幾
近
三
十
載
，
連
韓
老
也
因
她
浪
費

了
大
好
繪
畫
才
華
而
表
示
失
望
。
不
過
，
韓
老
眼
見
她

在
戲
劇
藝
術
上
大
放
異
彩
，
也
就
﹁
原
諒
﹂
了
她
。
之

後
，
她
重
拾
畫
筆
，
開
了
個
人
畫
展
，
連
蘇
豪
的
畫
廊

也
對
她
的
作
品
垂
青
，
可
見
其
繪
畫
天
分
奇
高
。

我
知
道
即
使Sister

Joanna

最
後
真
的
選
擇
離
開
管
理

劇
團
的
崗
位
，
她
依
然
會
繼
續
她
的
創
作
生
命
。
她
是

一
位
劇
作
家
，
曾
編
寫
四
十
多
個
劇
本
，
比
莎
士
比
亞

還
要
多
。
相
信
她
明
年
在
為
長
江
劇
團
導
演
︽
長
恨
歌
︾

之
後
，
仍
會
繼
續
創
作
，
編
撰
劇
本
。
她
的
所
有
創
作

都
是
與
中
國
人
的
生
命
軌
跡
息
息
相
關
，
講
述
我
們
在

面
對
不
同
歷
史
時
刻
的
抉
擇
和
自
處
。
她
總
是
心
繫
中

國
人
的
故
事
，
而
關
於
中
國
人
的
故
事
卻
又
總
是
寫
不

完
的
。 Sister Joanna的近況

小　蝶

演藝
蝶影

十
一
月
中
旬
快
到
，
是
時
候

坐
下
計
劃
冬
季
旅
程
。
機
票
已

訂
，
香
港—

多
哈—

Z
anzibar

桑
給
巴
爾—

倫
敦—

普
羅
旺
斯

—

西
班
牙—

葡
萄
牙—

北
非
摩

洛
哥—

多
哈—

斯
里
蘭
卡—

曼
谷—

香
港
，
五
十
天
。

自
從
母
親
去
年
六
月
離
世
，
心
無

所
繫
，
去
年
底
至
今
年
初
去
了
好
幾

次
長
途
旅
行
，
可
惜
踏
上
四
月
中

旬
，
工
作
忙
亂
日
程
展
開
，
大
半
年

下
來
除
卻
工
作
相
關
公
幹
，
沒
有
旅

行
休
息
過
。

冬
季
出
門
還
是
最
佳
季
節
，
市
場

慢
下
來
，
南
方
天
氣
未
寒
可
人
人
已

在
盤
算
收
爐
，
說
時
遲
那
時
快
，
過

了
一
月
一
號
，
就
準
備
過
農
曆
年

啦
。
當
人
人
計
劃
回
家
，
我
卻
盤
算

出
門
行
程
，
喜
歡
旅
遊
淡
季
，
不
用
人
擠
人
，

反
正
自
己
目
的
地
並
非
熱
門
，
更
是
冷
清
。

天
氣
寒
冷
，
氣
氛
孤
寂
，
途
人
寥
寥
，
反
而

是
自
己
經
已
習
慣
亦
享
受
的
旅
行
狀
況
。
除
非

特
別
情
形
，
一
般
冬
季
旅
行
都
圍
繞
倫
敦
聖
誕

節
期
間
共
三
姐
夫
一
家
及
法
國
︵
或
中
部
布
根

地
或
南
部
普
羅
旺
斯
︶
探
老
友
過
新
年
。
本
來

德
國
杜
塞
朵
夫
好
友IN

G
E

也
有
約
，
大
姐
姐
她

老
當
益
壯
，
安
排
節
目
多
籮
籮
，
累
得
我
人
仰

馬
翻
，
不
合
旅
行
休
息
原
則
。

心
思
到
東
非
，
中
國
在
非
洲
最
親
密
友
人
坦
桑

尼
亞
的
外
島Z

A
N
Z
IB
A
R

，
多
年
。
千
百
年
來
印

度
人
、
阿
拉
伯
人
甚
至
鄭
和
在
印
度
洋
上
航
行
的

肯
定
到
過
這
航
道
上
最
重
要
的
必
經
之
處
。

內
陸
的T

A
N
G
A
N
Y
IK

A

配
合
海
島

Z
A
N
Z
IB
A
R

變
作
今
天T

A
N
Z
A
N
IA

坦
桑
尼

亞
，
那
是
殖
民
地
國
搜
刮
完
了
，
跑
了
，
遺
下

百
物
蕭
條
的
國
土
合
併
再
戰
明
天
的
命
名
。
猶

如
遊
伊
朗
，
遊
也
門
等
等
美
國
人
眼
中
的
邪
惡

軸
心
國
，
都
會
看
到
並
不
顯
眼
的
告
示
牌
﹁
中

國
人
建
路
﹂，
以
茲
記
念
中
國
人
的
貢
獻
，
相
信

在
東
非
漂
亮
的
國
土
上
，
應
該
見
到
。

Z
A
N
Z
IB
A
R

前
，
歐
洲
中
間
，
除
倫
敦
、
法

國
，
還
會
去
西
班
牙
、
葡
萄
牙
；
最
後
渡
海
到

北
非
的
摩
洛
哥
，
自
己
曾
訪
五
次
的
浪
漫
漂
亮

國
度
，
之
前
幾
次
都
去
了
南
部M

A
R
R
A
K
E
C
H

及E
SSA

O
U
IR
A

，
今
次
主
要
去
古
城FE

Z

，
然

後
飛
回
多
哈
︵
意
欲
停
中
東
，
非
洲
的
目
的

地
，
選
卡
達
爾Q

A
T
A
R

及
阿
聯
酋E

M
A
R
IT
E
S

航
空
較
方
便
︶
轉
斯
里
蘭
卡
再
曼
谷
，
一
去
五

十
天
是
前
半
行
程
，
農
曆
年
後
再
飛
東
歐
。

行程
鄧達智

此山
中

在北緯36度與東經117度交匯處，有一個群泉水
噴湧的地方，那就是泉城濟南。濟南除有趵突
泉、大明湖、千佛山、四門塔、靈巖寺等名勝古
跡外，更有趵突泉、五龍潭、黑虎泉、珍珠泉、
百脈泉、洪範池等十大泉群七十二名泉和不計其
數的無名湧泉。我離開上海到濟南工作生活四十
多年了，被文人墨客多有讚詠的故鄉江南自然令
我終身難忘，但這群泉噴湧的地方更讓我喜歡讓
我愛：這裡山清水秀、人文古跡眾多，泉水特別
清澈、靈動⋯⋯
這裡有趵突騰空的天下奇觀。我常到來鶴橋上

憑欄西看，邊觀賞「三股水」跳突噴湧的情景，
邊體味元代畫家趙孟頫「雲霧潤蒸華不住，波濤
聲震大明湖」和清代詩人何紹基「萬斛珠璣盡倒
飛」等讚詠趵突泉的詩句，為趵突泉的清澈、華
貴、壯觀所陶醉。
這裡有眾泉匯流而成的大明湖。常喜歡到湖北

岸的雨荷廳外，找個柳蔭坐下來，近賞湖光，遠
看山色，總給人以心曠神怡、意味無窮的感受。
「山色只宜遠處看，竹香時向靜中聞」，雨荷廳北
門廊柱上的這幅由清代金石學家、書法家郭尚先
撰寫的楹聯，委實是大明湖畔看千佛山獨特意境
的真實寫照。大明湖雖不如杭州西湖名氣大，但
有一種獨特的秀美。前年一個初夏，我陪北大來
濟南講學的友人曹鳳岐教授從護城河坐畫舫駛入
大明湖，恰逢一場小陣雨襲來，只見環湖煙雨濛
濛，呈現出「多少樓台煙雨中」的迷人景色，令
游過許多名山大川的曹教授對大明湖的秀色稱讚
不已。
這裡有泰山的餘脈文化名山千佛山。我愛擇晴

朗的秋日，登上千佛山頂攬勝。向南遠眺，青山
連綿，層巒疊翠。向北瞭望，近處，齊魯大學的
老建築清晰可見，大明湖像一面鏡子在老城區熠
熠閃光；遠處，黃河像一條玉帶，拐了幾道彎後
向東流去。
這裡還有明代的護城河。不僅歷史悠久，而且

是國內唯一的一條泉水河。只要有空閒，我常去
河邊走走看看。沿河建了環城公園後，風光就更
美了。直到現在，我還喜歡站到琵琶橋上，欣賞
黑虎泉和護城河的風光。置身這裡，既有一種歷
史滄桑感，又有回到故鄉的感覺，不是江南，瀟
灑似江南。
這裡有情調獨特老城區。老城區保留了明清時

代的風貌，有獨特的市井風情，令我流連忘返：
七曲八拐的小街巷，青磚白牆的四合院，雕樑畫
棟的大門樓，青石鋪就的胡同道，遍佈街巷、庭
院的清泉和垂柳，使老城區溢淌 古城的獨特風
韻，展現出泉城的獨特魅力。
到老街巷裡徜徉，別有一番情調。曲水亭、芙

蓉街、起鳳橋、轆轤把子街、後宰門、鞭指巷、
按察司街⋯⋯老城區的每一條街名，幾乎都有美
麗的傳說、動人的故事和歷史的淵源。老濟南一
中門口那條街叫運署街，是因鹽運署設於此而得
名；西側的按察司街，是因按察司設在這條街上
而得名，至於縣學街、貢院牆根街等街名，更從
一個側面可以窺見明清以來濟南乃至山東教育和
文化發展的印記。如，貢院牆根街就因地處明代
山東鄉試的場所——貢院的東牆根下而得名。街
東側的府學文廟，則是始建於北宋熙寧年間的建
築。珍珠泉大院自元代起就是「濟南王」張榮府

第，明代中期始為德王府，清代為山東巡撫衙
門。這座大院東西院牆外側的街道分別叫東更道
和西更道，顯然，因當年更夫手提燈籠巡夜打更
而得名。還有縣東巷、縣西巷、高都司巷、狀元
府等等。連「歷下」這個地名，也因在歷山之下
而得名。
千佛山故稱歷山，相傳大舜曾耕種於歷山下，

又稱舜耕山；隋唐時代，隨 佛教的傳入，山崖
上鐫刻了眾多佛像，建了興國禪寺，歷山遂叫做
千佛山。這些老地名、老建築、老街巷構成的歷
史文化街區，是濟南這座千年古城的縮影，承載
濟南的歷史文脈。在老街巷裡行走，到府學文

廟和芙蓉街北頭的關帝廟駐足，猶如在觸摸濟南
歷史的活化石，歷史滄桑感油然而生。我常喜歡
到王府池子邊，領略老濟南特有的市井風情；到
起鳳橋上，看清澈的泉水經過一條水草茵茵的小
河，在一個個四合院宅之間潺潺流淌，欣賞原汁

原味的「家家泉水、戶戶垂楊」風光。滬上每有
親友和同學來，我總喜歡陪他們到曲水亭、起鳳
橋這一帶看看。看完後，我總要問：「你們對濟南
的哪個景點印象最深？」回答幾乎是一致的：「這
裡！」確實，徜徉在這樣的老街巷裡，沒了鬧市
區車水馬龍的喧囂和高樓大廈之間狹窄空間的壓
抑，渾身輕鬆自在，享受到的是心靈的寧靜和生
活的閒適。
這裡還有松風竹影迷人的中華第一古石塔四門

塔，梵音繚繞的千年古剎靈巖寺，百泉噴湧、靈
動多姿的百脈泉，齊魯第一古村朱家峪，山清水
秀的歷城南部山區，黃河岸邊兼有江南水鄉風光
和母親河風情的濟西生態濕地公園，都是我十分
喜愛的地方。
近年來，我還愛沿經十路慢慢前行，欣賞兩側

寬闊的大馬路，多彩的綠化帶。東部，是造型高
雅、質感時尚的總部經濟大樓群，崛起中的中央
金融商務區；西部，以躋身全國十大劇院之一的
省會文化藝術中心大劇院和高鐵西客站為標誌，
一個現代化的新城正在崛起，構成了一幅最能展
現濟南現代氣息的壯麗畫卷。
在這群泉噴湧的地方，濟南古老又年輕。

在這群泉噴湧的地方

■濟南護城河。 資料圖片 ■千佛山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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